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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诗经》中“桑”的意象

学生姓名：张洁敏 指导教授：林志敏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着周代社会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面貌。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名物，当中包括了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而自

然名物中又属植物出现的次数最多。《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植物为“桑”，

“桑”的运用为诗歌注入了不同的意象。本论文将使用社会历史批评法去探析周

代社会的风俗文化等如何影响“桑”所蕴含的意象。通过文本细读法，笔者得知

《诗经》中的“桑”不只有着表面上的意思，也蕴含了许多意象。在经过分析和

归纳后，得知“桑”有着生命意象、乡土意象和男女意象。这些意象又可以延伸

出更深一层的文化意蕴，例如“桑”与古代的婚恋风俗、祭祀活动的关系以及古

代女子的形象。“桑”之意象在《诗经》中的运用为诗歌带来了含蓄婉转的美以

及质朴清新的美，意境的营造不仅增添了诗歌的语言特色，也让诗歌变得更为生

动。

【关键词】《诗经》、“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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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桑蚕的国家。传说黄帝的元妃嫘祖是最早发明并推广

养蚕技术的人。由于饲蚕缫丝的历史甚为久远，因此桑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栽培

的树木之一（耿煊，1996：57）。陆文郁在《诗草木今释》中指出，桑又名家桑、

桑树，其果实为葚、椹或黮，俗称桑葚，属于桑科植物的一种，学名为Morus alba

L.，原产地为中国北部及中部。桑树属于乔木，通常呈灌木状。其叶为卵形或广

卵形，且边缘呈锯齿状，幼树的叶子常常会出现分裂的情况。桑树的花呈淡黄绿

色，果实则是椭圆形的形状，并在成熟后呈白色、淡红色或黑紫色（陆文郁，1992：

32）。

桑树的用途很广，桑叶可以用来养蚕，桑葚则可以供人们食用，或将其捣成

饼并收藏起来，以便不幸闹饥荒的时候可以用来充饥。此外，桑葚也可以用来酿

酒。由于桑材的质地较为致密，因此古人经常将其当成制作弓的材料。中国身为

一个农业国家，自然需要许多工具以便为农民们带来便利。除了弓以外，桑材还

可以用来制成各种农具、器具、家具和车辕等。人们也可以将其栽植成灌木状，

然后取其内皮的纤维以制成纸，这类纸称为“桑皮纸”。应霞在〈桑树的药用价

值〉一文中指出，桑树的药用价值很高，它的根、根皮、嫩枝、树枝、桑叶、叶

汁和桑葚都可供药用（应霞，1991：35）。

由此可见，桑树的每一个部位都各有用处，可谓浑身都是宝。后来，人们开

始意识到种桑养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大量的种植桑树，采桑养蚕也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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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代女性的主要劳作之一。桑树也因此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向文学，更

以不同的意象出现在《诗经》里，为诗歌带来不同的艺术价值。

（一）研究背景

《诗经》在先秦时期原本只称《诗》，或取其整数称为《诗三百》。《诗

经》亦被称为《毛诗》，是汉人毛亨、毛苌所注释。直到西汉时期才被尊为儒家

经典，正式称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收录

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诗歌，总数 311 篇。当中 6篇为笙诗，即只

有篇名而没有内容的诗歌，或称笙诗六篇，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

《由庚》、《崇丘》以及《由仪》。《诗经》中的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

貌。孙克强在《诗经与中国文化》中指出，《诗经》的作者佚名，大部分都已无

法考证，但我们可知道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多样化，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

行业（孙克强，1997：4），例如下层阶级的农夫、役夫、士兵和上层阶级的公

卿士大夫、宫廷乐师等，当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可见《诗经》作者身份之复杂。

《诗经》以《风》、《雅》、《颂》这三个部分进行分类。《风》是个人对于国

家大事的感慨，分为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

《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

和《豳》，共 160 篇，为平民百姓所作，属于民间歌谣；《雅》是对于王政兴衰

的反应，分为《大雅》和《小雅》，共 105 篇，为朝廷士大夫所作，是典正之词；

《颂》则是歌颂君王圣德于神祗的，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

40 篇，为朝廷列官所作，属于宗庙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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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诗歌里出现了大量的名物。《诗经》中的名物，

总体上可分为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两大类（吕华亮，2010：2）。自然名物包括

了草木鸟兽虫鱼、山川风雨、江河湖泽、日月星辰等；人工名物则包括了服饰、

车旗、饮食器、乐器等。在众多的名物之中，则属植物的出现次数最多。为何《诗

经》中频频出现各种植物的名称？孙作云认为，这是因为《诗经》中多民歌，而

民歌是劳动人民所创作（孙作云，2002b：2）。他们亲身参与劳动，也经常与大

自然接触，因此他们对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中包括它们的名

称、形状、生活环境和特点等，以致他们在歌唱的时候将各种动植物随口唱出，

导致《诗经》中大量的出现了各种动植物的名称。

本论文将着重于研究自然名物内的其中一种植物，也就是出现次数最多的

“桑”。论文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笔者将探讨“桑”意象的内涵、“桑”

意象的分类以及“桑”在《诗经》以后的运用。其次，笔者将探析“桑”意象所

带来的艺术价值。

（二）研究目的与价值

《诗经》作为一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内容极为丰富，记录着周代社会的

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思想文化以

及动植物和天象地貌等。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对动物和植物进行了大量的描

写。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1977：1101）就如孔子所说，“多识于鸟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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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名”是阅读《诗经》的其中一个好处之一。通过阅读《诗经》，读者对“鸟

兽草木之名”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进而增加读者对动植物的了解与兴趣。

相比起动物，《诗经》对植物的描写显然更多，许多对读者来说相对陌生的

植物名称皆出现在《诗经》里。植物被大量引入诗歌的原因与周代时期人们的物

质生活息息相关，与周代农业社会脱离不了干系。除了为了维持生活而种植植物

外，周代人民更借助植物为诗歌注入了各种不同的意象。

虽然被记录在内的植物种类繁多，但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非“桑”莫属。为何

“桑”一词频频出现？这是因为桑树是中国最早栽培的其中一个树种之一，也是

古代住宅周围常种的一种植物。此外，桑树的用途极为广大。潘富俊在《诗经植

物图鉴》中指出，桑叶可以用来养蚕；桑椹味甜可以食用，不但可以救荒充饥，

还可以酿酒。桑皮可以入药；树皮可以制纸，俗称“桑皮纸”。桑材质地致密，

除了经常被古人用来制成弓外，也可以用于制造农具、器具、家具和车辕等（潘

富俊，2003：83）。由此可见，古代视桑树为极其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是《诗

经》里的经济植物之一。正如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所说：“五亩之宅，树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轲，1998：6），孟子只提桑树而不说其他植

物，足以证明桑树在古代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周代人民在为了生活而劳动的当儿，还能为诗

歌里的“桑”注入了种种不同的意象颇感兴趣，促使笔者想要探析当代社会的风

俗文化等如何影响“桑”所蕴含的意象和“桑”之意象所带来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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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虽然《诗经》内容极为丰富，但在这 305 篇中，我们不难发现《诗经》对动

物和植物进行了大量地描写。尤其是植物，不但种类繁多，且形态各异，令人叹

为观止。根据孙作云在《诗经研究》里的〈《诗经》中的动植物〉所列出的统计

数字：“《诗经》305 篇，共记载动、植物 252 种：计植物 143 种，内含草类 85

种、木类 58 种；动物 109 种，内含鸟类 35 种、兽类 26 种、虫类 33 种、鱼类

15 种。”（孙作云，2002b：7）这些数据显示出《诗经》中植物所占的比例远

远大于动物。

在众多的植物种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为“桑”，总共出现了 24 次。根据

孟芳芳在其〈《诗经》中桑之意象小探〉一文中统计，国风中出现“桑”的次数

最多，为十四篇：依次为《鄘风·定之方中》、《鄘风·桑中》、《卫风·氓》、

《郑风·将仲子》、《郑风·山有扶苏》、《魏风·十亩之间》、《魏风·汾沮

洳》、《唐风·鸨羽》、《秦风·车邻》、《秦风·黄鸟》、《曹风·鸤鸠》、

《豳风·七月》、《豳风·鸱鸮》、《豳风·东山》；小雅七篇：《小雅·南山

有台》、《小雅·黄鸟》、《小雅·小弁》、《小雅·小宛》、《小雅·桑扈》、

《小雅·隰桑》、《小雅·白华》；大雅两篇：分别是《大雅·皇矣》和《大雅·桑

柔》；以及鲁颂一篇：《鲁颂·泮水》（孟芳芳，2013：104）。

然而，在《小雅·小宛》以及《小雅·桑扈》中只是出现了“桑”一词而没

有使用其本义；《郑风·山有扶苏》和《大雅·皇矣》则是没有直接使用“桑”

一词，而是间接地使用了“桑”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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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诗经》中没有直接表明“桑”在诗歌中有无其它更深层的意义或者意

象，因此笔者决定着手研究，探析“桑”在诗歌中所蕴含的意义和意象。此外，

笔者发现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竟然没有学者对《诗经》中出现“桑”的所有诗

歌作出完整的研究，多数只摘取几首比较典型或著名的诗歌进行研究，因此只要

诗歌中“桑”的使用符合本义或以“桑”的别名出现，将被列入研究范围，反之

则不被纳入研究范围。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论文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法去探讨周代时期的社会背

景，并以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作为了解周代社会生活背景的书目之

一。通过对周代时期社会背景及生活背景的了解，不难发现《诗经》中“桑”出

现的次数极高的奥妙。

此外，笔者也使用了文本细读法来对《诗经》中含有“桑”的诗歌进行分析

性的细读。通过文本细读法，笔者得知《诗经》中的“桑”不只有表面上的意思，

也包含了许多意象。“桑”意象的使用不仅为诗歌带来了修饰性的作用，也赋予

诗歌更深一层的内涵。

（四）前人研究回顾

孙作云在《诗经研究》中指出，毛亨所著的《毛传》是《诗经》最早的注释

书，成书于战国末年，对《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都一一作了注释。东汉末年，

郑玄为《诗经》作注子，即《毛诗笺》，也对《毛传》作了补充和纠正。三国时

期，陆玑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学著作，以

致后来研究《诗经》中动植物的学者多以此书作为基础并加以补充及考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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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蔡卞的《毛诗名物解》二十卷、明代吴雨的《毛诗鸟兽草木考》二十卷、明

代林兆琦的《毛诗多识篇》七卷、清代毛奇龄的《续毛诗鸟名》三卷、清代姚炳

的《诗识名解》十五卷、清代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以及清代多隆阿

的《毛诗多识》二卷等都是以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基础（孙作云 a，

2002b：4-6）。

由于《诗经》中对植物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因此许多学者纷纷对此特点展开

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范围包括了植物的意象和文化蕴涵等等。就目前所搜索到的

论文来看，前人对于《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研究较多，大约有四十篇左右；对于

出现次数最多的“桑”意象的研究则较少，大约十篇左右。笔者将从众多论文中

摘选其中的几篇，将其分类为对《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研究和《诗经》中“桑”

意象的研究两个部分，并按照年份的先后进行归纳，为前人研究的部分进行阐述。

关于《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研究方面，王青在〈《诗经》植物意象的文化解

读〉一文中表示，《诗经》中的植物意象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植物除了可以

是女性的象征，也可以象征着婚恋的特定场所、婚恋生活的隐语和用于寄情的信

物等。

邱美在其〈《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响〉中表示，《诗经》中植物的其

中一个意象群是“德”之物化，是儒家将人类的某些道德情操投射在自然景物中，

将自然景物人格化、道德品格形象化。邱美也认为情之媒介是植物的意象群之一，

那是因为爱情诗在十五国风里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而诗歌里也借用了果实

或花草等作为情感的交流。“福”之喻体也是如此，以葛藤为例子，葛藤的的枝

叶绵绵相连，所以形成了子孙繁盛、福禄绵绵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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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丹在其〈《诗经·国风》植物意象研究〉中概述了意象的内涵和《诗经》

中植物的意象。李亚丹认为意象可以分成七大类，分别是：送别类意象、思乡类

意象、愁苦类意象、抒怀类意象、爱情类意象、战争类意象和闲适类意象。植物

的意象则可分成人物类意象和情感类意象。而人物类意象又可细分成窈窕美人意

象、谦谦君子意象和厌恶小人意象；情感类意象则可细分成美好爱情意象、思乡

怀人意象和孝道感恩意象。

在《诗经》中“桑”意象的研究方面，张虹在〈《诗经》桑物象文化意蕴浅

探〉中指出，《诗经》中的“桑”拥有特殊的文化意蕴。出现“桑”的诗歌往往

与尊崇的情感、高尚的事物或者情爱婚姻有关。这些文化意蕴源自于先民的崇木

情节、桑蚕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自殷商开始对桑的崇拜。

李训予在〈浅析《诗经》中的“桑”意象〉中表示，“桑”除了拥有自然意

义之外，也被赋予更深一层的文学意义，其丰富的意蕴、原始崇拜和所延伸出来

的“桑”与女性的形象息息相关。李训予认为，《诗经》中的“桑”不仅抒发了

男女情爱之事，也表现出女性婚姻的不幸。此外，“桑”的意象也包括了桑女多

姿多彩的形象。

李超在其〈《诗经》中桑意象的原型分析〉中结合了《诗经》中“桑”的意

象，并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对“桑”的意象进行原型分析。李超此举的目的在于揭

示“桑”的意象从桑树崇拜至女子的形象、桑女的爱情以及家园的意象演变的过

程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孟芳芳在其〈《诗经》中桑之意象小探〉一文中，将“桑”划分成多重的意

象。孟芳芳认为，“桑”有生命意象、乡土意象和男女意象之分。孟芳芳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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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桑”意象拥有多重文化意蕴的观点，“桑”除了代表着古代女子的形象之外，

也与祭祀活动和古代的婚恋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赵会莉在〈《诗经》中桑意象的文化观照〉表示，“桑”的用途广大，不但

可以用来养蚕纺织，其果实可以充饥果腹或用来酿酒，桑材还可以用来制成农具

和家具等。由于“桑”成为了当时人们的衣食之本，导致人们对“桑”怀有特殊

的情感。也因为如此，“桑”的意象拥有了集体的文化意蕴。

王晓玉在〈国风中的“桑”意象以及其义涵〉中道出了自己对“桑”的看法。

王晓玉认为，《国风》中的桑并非单指自然界的植物，也拥有“意象”的特征。

王晓玉将“桑”的意象义涵分为两种，分别是象征义和引申义。象征义指的是“桑”

的意象积淀了故乡之思、男女情爱等内容；引申义则是指《国风》中部分诗歌里

“桑”的意象逐渐转变成专指男女情爱的方面。

笔者将依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和分析作为参考，并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法和文本

细读法在本论文中将“桑”在《诗经》中的意象加以论述，以及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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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桑”的意象

作为《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桑”，自然拥有除了植物“身份”以外

的意象。意象在诗歌中的运用让诗歌拥有更深一层的意蕴，让读者阅读后产生意

犹未尽的感觉。本章将探讨意象的内涵以及“桑”意象的分类。

（一）意象的内涵

“意象”的西文为“image”，源自于拉丁文“imago”，亚瑟·韦利语曾经

说过：“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西方学界认为意象研究是研究诗歌和诗剧重

要的方法（周发祥，1997：120）。“意象”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

“子曰：‘书不言尽，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

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李学勤主编 a，1999：

291）

此“立象”为《周易》里的八种卦象，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是先民对宇宙万物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并结合自然现象而

创造出来的。阴爻与阳爻通过各种变化组合形成了六十四种卦象，这些卦象概括

了自然中的所有事物，因此有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意义（李学

勤主编，1999a：291）。所谓“立象以尽意”可以理解为以普通的语言和文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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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诠释出深奥精微的天道的，只有在隐喻、比拟、象征等手法的运用下，并借

助于“象”才能领悟与传达“意”（李亚丹，2016：5）。另一种说法表示，意

象的古义为“表意之象”。此“意”指的是圣人才能发现的“天下之赜”，孔颖

达将其解释为只有圣人才能发现的“天下深赜之至理”（童庆炳主编，2004：230）。

简单来说，意象的古义即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概念或哲理的艺术形象。

汉代王充最早将“意”和“象”合成为一个概念。他在《论衡·乱龙》中提

出：“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王充，2010：

328）此“意象”指的是以“熊麋之象”来象征某侯爵的威严和具有象征意义的

形象，可见“意象”已经开始从虚无转化成具体的物质象征了。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审美与诗学范畴里“意象”的源头。他在《文心雕龙·神

思》篇中提到：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

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

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2000： 369）

可见“意象”已经成为了融入情与理的表象，算得上是准确意义上的审美意

象了。

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指出，物象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人的存在

或喜怒哀乐而产生变化，但若进入诗人的构思便会带着诗人的主观色彩。要达到

这种效果，必须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和筛选，以便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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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趣味。接着，再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并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中。

只有经过这两点的物象才算是诗歌中的意象（袁行霈，1996：52）。

现代学者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个观察、感受、思考、表达的个体主体化的过

程（李亚丹，2016：6）。当诗人对外界事物产生特殊的情感，便物色一个或多

个具体物象，将情感寄托在该物象中，使自身的感情色彩与该物象互相融合，好

让读者在欣赏该作品时能够通过此物象进行艺术感知，还原诗人当时的所见所

感。总的来说，意象是诗歌中作者所注入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意”是主观抽

象的，“象”则是客观的。

若以情感或内容的不同来划分，意象的类型大约可分为七种，分别是送别类

意象、思乡类意象、愁苦类意象、抒怀类意象、爱情类意象、战争类意象和闲适

类意象（李亚丹，2016：8）。吴晟在《中国意象诗探讨》中表示，从感觉功能

划分的话，审美意象可分为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味觉意象和触觉意

象；从物质属性划分的话，则可分为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和人体自身意象，当中

自然意象又可细分为植物类、动物类、自然景观类、风雨雷电自然现象类等（吴

晟，2000：21）。

（二）“桑”意象的分类

自古以来，对《诗经》中众多植物意象进行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研究成果

颇为丰富。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得知，学者们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诗经》

中的植物进行探讨，有些学者从植物学的角度作出研究；有些学者从植物的类别

作出研究；有些学者从植物的实用或药用价值作出研究；有些学者从植物的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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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方面入手；有些学者则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植物意象作出研究。当中更不乏从

植物园林角度作出研究的学者。由此可见，学者们探讨《诗经》中植物意象的视

角和方法五花八门。在《风》、《雅》、《颂》中，《国风》中出现“桑”的次

数最多，为十四篇；其次是《大雅》和《小雅》，分别是两篇和七篇，出现“桑”

次数最少的则是《鲁颂》，只有一篇。笔者将简单地把“桑”的多重意象进行分

类，接着再浅析“桑”意象中的多重文化意蕴。

1.生命意象

首先，“桑”有着生命意象。《后汉书·卓茂传》中提及，王莽执政时“置

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范晔，2007：262）显示出统治者视农业发展为

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桑的用途极多，不仅可以用来制成农具和家具，也可

以养蚕纺织，其果实更可以充饥果腹，是除了谷物类植物如麦、黍、稷、稻、梁、

禾、菽之外统治者大力推广种植的植物之一。《鄘风·定之方中》一共出现了两

个“桑”字，分别是第二章的“降观于桑”和第三章的“说于桑田”。此二“桑”

字皆有着桑田的意思。这首诗歌的用意在于歌颂并赞美卫文公从漕邑迁到楚丘重

新建国的艰辛。从卫文公卜筑楚丘和到田地视察桑田的情况以及在雨后命令倌人

驱车视察农桑并亲自前往劝导百姓农桑一事得知，卫文公深知农业生产对国家的

重要性，所谓“民以食为天”，只有国家的人民吃饱喝足，不受饥荒的折磨，国

家才能日渐强大，“騋牝三千”。《魏风·十亩之间》是一首劳动诗，讲述了采

桑女在劳动了一天后呼伴同归的情景。这首诗歌出现了两个“桑”字，分别是第

一章的“桑者闲闲兮”和第二章的“桑者泄泄兮”。由于《诗经》中所描述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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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活动多由女性负责，因此“桑者”在此指的是采桑女。《豳风·七月》是一首

农事诗，描写了周代农民一年四季劳动的过程和生活情况。这首诗歌一共出现了

三个“桑”字，分别是第二章的“爰求柔桑”和第三章的“蚕月条桑”及“猗彼

女桑”。“柔桑”指的是嫩桑叶；“条桑”指的是修剪桑树；“女桑”则与“柔

桑”意思相同，皆是嫩桑叶的意思，《齐民要术》中提及“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

者为女桑也”（贾思勰，2006：309），古代以“女”代“小”，因此“女桑”

即“小桑”。此三句的内容大意为采桑女手提竹筐采摘嫩桑叶、在三月的时候修

剪桑树的树枝以及掎着桑树的细枝采摘嫩桑叶。由于“桑树、桑林在远古时代先

民的物质世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采桑缫丝是中国重要的农业活动，男耕女

织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李超，2011：36），人们的饮食、服饰及贸易

都与桑树密切相关，桑树提供了人们食物和物质的保障。因此，《诗经》中的“桑”

含有生命意象。

此外，“桑”也隐喻着死亡，那是因为“桑”的谐音为“丧”。闻一多在《古

典新义·释桑》中对甲骨卜辞中“桑”的意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桑”主

要含有五种含义：即桑木、桑林、桑田、采桑和丧亡（闻一多，2011：476-479）。

《仪礼·士丧礼》中也提及“鬠笄用桑”，郑玄将其注为“桑之为言丧也。”（李

学勤主编，1999b：668）另外，《公羊传·文公二年》所提及的“虞主用桑”，

何休注为“桑，犹丧也。”（李学勤主编，1999c：277）可见郑玄和何休二人均

以“丧”释“桑”。马惠玲在〈“桑”的语言文化意蕴阐释〉中指出，“桑”和

“丧”不但音同，古字也相同（马惠玲，2016：119）。在卜辞时代，“桑”和

“桑”实为一字。甲骨文中的“桑”是个枝干毕备的象形字；金文则分为二，有

些字形出现变异，通过枝干之间有丛聚的众“口”表现出来，当中“口”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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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二到五口不等，因此有人也将“桑”释为“丧”或“噩”字。由此可见，“桑”

与“丧”有着同源关系，二者不仅字形相似，读音相近，就连意义也相通。《秦

风·黄鸟》中的“桑”就有着死亡的意思。《秦风·黄鸟》是一首刺诗，是秦国

人民讽刺秦穆公以人殉葬的诗歌；也是一首挽诗，是秦国人民哀悼与祭奠“三良”，

也就是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和钳虎的诗歌。这首诗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

那就是第二章的“交交黄鸟，止于桑”。此“桑”字为双关语，作者以“桑”暗

喻“丧”，为的就是渲染此诗悲惨凄凉的气氛。秦穆公生前想让他的忠臣们与他

一起共赴黄泉全，死时果真有多达一百七十七人随他殉葬而死，当中包括奄息、

仲行和钳虎三人。子车氏三子为秦国优秀的人才，秦国人民为了祭奠他们，在诗

歌中一语双关，控诉秦穆公人殉制度的陋习。

2.乡土意象

“桑”也有着乡土意象。就如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基于桑

树的用途广大，古人经常在家园附近种植桑树。除了桑树之外，古人也会种植实

用与药用价值颇高的梓树。后来，桑树和梓树渐渐地与家园划上等号，“桑梓”

也因此成为了乡土与家园的象征，《小雅·小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诗

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在于第三章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一个被

父亲放逐的儿子抒发心中哀怨的诗，作者在诗中描写了内心的无助、孤独、哀怨、

痛苦和愤愤不平等情感。所谓“睹物思人”，由于家里的桑梓是由父母所种，因

此当他在路上看见桑梓时都会想起父母。虽然自己被父亲抛弃，但他还是对桑梓

产生尊敬，毕竟没有一个做孩子的会不敬仰父亲、依恋母亲的。《豳风·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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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首出征已久的士兵在归途中思念家乡的诗歌。全诗只出现了一个“桑”字，

位于第一章的“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桑野是蠋（野蚕）的家园，作者触物起

兴，把桑林里的蠋比喻成人，因此桑林也自然的有了家园的意象。作者出征多年

的艰辛也让他更加思念故乡及家人。

3.男女意象

除了生命意象和乡土意象，“桑”也有着男女意象。《诗经》里有着大量的

婚恋诗，许多恋爱中的男女的约会地点都离不开桑林。桑林在古代是许多男女爱

情萌芽的地方。由于采桑活动多由女性负责，桑林自然地成为女性劳动、熟悉的

场所。再加上桑林内桑树茂密且幽静，隐蔽性高，因此桑林成为了女子与情人幽

会的最佳场所。《鄘风·桑中》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一首男子描述与情

人幽会的诗歌，此诗的特点是作者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情人的情感。

这首诗歌一共出现了三个“桑”字，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章的“期我乎桑中”。

对于“桑中”一词有两种说法，有者认为这是卫国的地名，也称桑间；有者则认

为“桑中”为桑林中。郭沫若在其《甲骨文研究》中表示，“桑中”即桑林的所

在地，而“上宫”即祀桑之祠，也就是男女合欢幽会的地方（转引自赵会莉，2014：

2）。此外，孙作云也在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桑

中”即卫国的“桑林之社”。卫国是殷的故地，殷之社被称作“桑林”；而宋朝

在殷之后，宋之社亦被称作“桑林”。孙作云认为，他们之所以把社称为“桑林”

的原因是他们把桑树当作神树，在社的周围广泛种植，因此他们的社也被称为“桑

林”。“社”原本是地神之祀，后来慢慢演变成男女聚会的场所。孙作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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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指的是“社”或高禖庙，那是因为古人将庙称为“宫”。那么“桑中”

“上官”指的是“桑林之社”，因此这首诗的背景，是在举行桑林之社的祭祀时

所唱的（孙作云，1966a：305）。本论文偏向第二个说法，认为这首诗歌里的“桑”

指的是桑林中，而不是地名。《卫风·氓》是一首弃妇诗，叙述了女主人公与氓

恋爱、结婚、受虐以及被抛弃的过程。诗歌中流露出女主人公悔恨的心情以及决

绝的态度，反映出古代社会的妇女在婚恋问题上受到压迫的现象。这首诗歌一共

出现了三个“桑”字，分别是第三章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

无食桑葚”和第四章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这里的“桑”指的是桑叶，作

者以桑叶的柔嫩比喻自己年轻时的美貌；以桑叶的坠落比喻自己容颜衰老。从“桑

之未落，其叶沃若”至“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不仅隐喻了女主人公的容貌从年

轻貌美到憔悴苍老的转变、隐喻着女主人公的爱情与婚姻从一开始的恩爱甜蜜到

惨遭抛弃的悲剧，也暗示了时光的推移。期间，女主人公也劝导其他女子不要轻

易沉溺于爱情，她以桑葚借喻男子，以斑鸠借喻女子，说道：“桑葚是甜的，斑

鸠吃多了容易醉；爱情也是甜蜜而美好的，一旦沉腻于甜蜜的爱情中却容易上当

受骗”，以此告诫女子不要盲目的相信男子的甜言蜜语，更不要沉溺在爱情里。

女主人公也在诗歌中提及倘若男子对女子产生爱恋，要抛弃这段感情并非难事；

但若是女子对男子产生感情，想要抛弃或是从这段感情中找到解脱就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了，揭示了古代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小雅·白华》中的“桑”与《卫

风·氓》中的“桑”的运用相似，女主人公都以桑自喻，是一首贵族弃妇诗。这

首诗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那就是第四章的“樵彼桑薪，卬烘于煁”，“桑

薪”指的是以桑树做的柴火，是品质较好的柴。《诗经注析》中提及孔颖达曾说

道：“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养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煁社，失其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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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兴幽王聘纳彼申国之女，不以为后，反黜之使为贱婢之事而已。”（程俊英，

蒋见元著，1999：732）作者以桑薪不得其用，隐喻了女主人公的美德没有得到

丈夫的欣赏，女主人公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好好地对待，反而被对方抛弃。《郑风·将

仲子》是一首女子拒绝与情人会面的诗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在于第二章

的“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虽然女子与男子两情相悦，但碍于父母及社会舆

论的压迫，女子不敢让男子贸贸然的闯进家里。表面上女子交代男子不要翻越她

家的围墙，实际上也暗喻着他们之间的感情还不能跨越下一步。《魏风·汾沮洳》

是一首女子赞美情人的诗歌。诗歌中只出现了一个“桑”字，那就是第二章的“言

采其桑”，“桑”在这里指的是桑叶的意思。女子借“桑”来表达自己对心上人

的情感。《小雅·隰桑》是一首妇女思念丈夫的诗歌，全诗一共出现了三个“桑”

字，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章的“隰桑有阿”。这里的“桑”指的是桑树，前

三章是女主人公在心里设想的幽会场景，第四章则是描写这段感情的苦恼和矛

盾。由于古代桑林是男女幽会的场所，因此女主人公看到枝叶茂盛的桑林时触景

生情，并设想自己与丈夫幽会时的场景。

4.“桑”与古代的婚恋风俗

“桑”除了有以上的多重意象之外，也有着多重文化意蕴。首先是“桑”与

古代的婚恋风俗。在远古时期，男女之间的交往没有太多的束缚，也较自由。“所

谓的‘桑间濮上’在当时是有国家的法令规定的。”（孟芳芳，2013：106）《周

礼·地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

不用令者，罚之。”（李学勤主编，1999d：362）可见当时身份自由的男女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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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开相会的。聘婚在古代是一种正式缔结婚姻的方式。古代的婚嫁有“六礼”，

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迎亲（王巍，2004：215）。《国语·越

语上》中提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左丘明，2005：191）基于这种婚俗和法令，人们无法自由选择自己向往的婚

姻。相比起普通百姓，官宦女子所受的规矩和束缚更多，因此他们对自由婚姻的

向往更加强烈。在《卫风·氓》中，“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匪我愆期，子

无良媒”、“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女也不爽，

士贰其行”和“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都具体叙述了女子从恋爱到被抛弃和反抗

的过程。桑叶的变化恰恰反映了女子的容貌和感情的变化过程。《郑风·将仲子》

中的“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和“无逾我园，无

折我树檀”说明了女子因受到家庭与社会舆论的压迫而不敢私自与情人会面，更

不敢让他进屋。由于两人没有媒妁之言或父母之命，因此女子害怕倘若情人擅自

翻越围墙将会受到父母的责骂以及社会的批评。

5.“桑”与祭祀活动的关系

接着是“桑”与祭祀活动的关系。“《路史·余论六》云：‘桑林者，社也。’”

（转引自赵会莉，2014：2）桑树是殷商时期的社树，因此“桑林”也就成了殷

社的代名词。农耕社会最大的祭祀活动是社祭，通常都在周围种植树木的空地上

举行。据《墨子·明鬼》介绍：“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

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位。”（墨子等人撰，2005：

62）“《说文》引《周礼》说：‘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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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赵会莉，2014：2）殷商之所以会以林为社与桑树的广泛种植和桑树所带来

的经济价值有关，这也让桑从原始人对其他树木的普遍崇拜中独树一格。

6.“桑”与古代女子的形象

最后是“桑”与古代女子的形象。由于采桑缫丝是中国重要的农业活动，也

因为男耕女织的关系，因此采桑养蚕这类劳动多由女性负责。例如《魏风·十亩

之间》讲述了采桑女在劳动了一天后呼伴同归的情景。《豳风·七月》则描写了

采桑女的形象，“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和“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具体的把采桑女采桑时的情景呈现出来。在《小雅·隰桑》

中，“隰桑有阿，其叶有难”、“隰桑有阿，其叶有沃”和“隰桑有阿，其叶有

幽”描写了桑叶的茂盛、柔美与颜色，采桑女在桑田里穿梭，桑叶的柔嫩与采桑

女的温柔互相呼应，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除了以上诗歌中的“桑”有着特殊的意象之外，《诗经》里其他含有“桑”

的诗歌皆使用“桑”本义。例如《唐风·鸨羽》、《秦风·车邻》和《豳风·鸱

鸮》里的“桑”只是作为一个自然地理背景而存在，并没有其他意象。《曹风·鸤

鸠》和《小雅·南山有台》里的“桑”也没有其他意象，但他们却在赞美君子的

手法上有着起兴的作用。《曹风·鸤鸠》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都以“鸤鸠在桑”作

为开头，其子却“在梅”、“在棘”、“在榛”，作者以鸤鸠起兴，比喻君子的

言行一致且内心坚定。陆冰指出，鸤鸠也称布谷鸟，除了广受劳动阶层的喜爱和

欢迎，也是公认具有专一性格的鸟类（陆冰，2012：42）。由于桑和鸤鸠都有着

正面的意象，因此两者同时运用更凸显出君子良好的品性。《小雅·南山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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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以南山和北山的植物起兴，如台、桑、杞、栲、枸和菜、杨、李、杻、楰，

就好象国家拥有各种美德的君子一样，因此“桑”在此没有其他特别的意象。在

《小雅·黄鸟》中，“桑”也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作者表面上是在怒骂黄鸟不要

停留在谷（楮树）、桑树和栩（柞树）上，并不要啄食自己种下的粮食，实际上

是在批评那些经常欺负和看不起他的当地人，黄鸟只是用作比喻而已。《大雅·桑

柔》中的“桑”也是用作比喻，“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

描述了茂盛的柔桑树下原本树荫遍布，但在不断地采摘下导致桑叶剥落稀疏。作

者以桑叶被采光导致人们不能得到庇荫来比喻百姓受统治者剥削的情况。《鲁

颂·泮水》以鸮比喻淮夷。“食我桑葚，怀我好音”的意思为鸮食用了鲁国的桑

葚，也就是淮夷使者接受了鲁国的招待后，决定投降于鲁，此“桑”并无其他意

象。《郑风·扶苏》和《大雅·皇矣》则较为特别，诗歌中并没有直接出现“桑”

字，而是使用了“桑”的别名。《郑风·扶苏》就以“扶苏”这个名称代表桑树，

诗歌中出现的植物均有着起兴的作用，扶苏也与男女约会的场所无关。《大雅·皇

矣》则以“檿”代表山桑，“柘”代表黄桑。这是一首描述周国祖先开国历史的

诗歌，“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显示出太王开辟周原的艰辛，因此“桑”在这首

诗歌也没有其他特殊意象。

（三）“桑”在《诗经》以后的运用

由于植桑养蚕在古代社会的经济与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桑”成为了

各个朝代的诗词中经常出现的植物及吟咏的对象。继周代的《诗经》以后，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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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各个朝代的诗词中都延续了“桑”的运用，所蕴含的意象也与周代时期大同小

异。

就所搜索到的资料来看，《诗经》以后“桑”的意象大多偏向乡土意象或

男女意象方面，至于生命意象则暂时无法找到相关资料。

在象征家园情怀方面，有唐代柳宗元的《闻黄鹂》。作者在被贬到他乡的

时候，忽然听见黄鹂的叫声，因此“令我生心忆桑梓”。魏晋时期陆机所创的《百

年歌》是讲述人生百年的乐府诗，当中提到了“辞官致禄归桑梓”。汉代张衡在

《南都赋》中寄托了自身对家乡深厚的情感，希望可以“永世克孝，怀桑梓焉”。

南北朝的谢灵运在《孝感赋》中感叹道，每每想起祖先宗祠的所在地时，总是会

“忆桑梓而零泪”。在中国文化中，“桑梓”是故乡、家园的象征（杨灿，2014：

117），因此这些诗句里的“桑”皆有着故乡、家园的意思。

桑林在古代是男女幽会的场所，因此“桑”在《诗经》以后的运用自然也

象征着男女情事。南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夏歌》描述了妇女对出门在外的丈

夫的思念。当“田蚕事已毕”时，妇女却不能像其他妇女那样开始休息，而是冒

着炎热的天气替丈夫缝制凉爽的夏装，准备寄给远方的丈夫。唐代李白的《春思》

是一首妻子思念远征丈夫的诗歌。当丈夫所在的地方“燕草如碧丝”时，妻子身

处的位置却是“秦桑低绿枝”，中春时节，桑叶繁茂，妻子触景生情，盼望丈夫

早日归来。

“桑”在古代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起这种大的作用，大量的种植导致人们

经常会接触到“桑”这种植物，因此“桑”逐渐从日常生活中走进人们的诗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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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桑”意象的艺术价值

大量的名物运用是《诗经》语言上的一大特色。这些名物的外部特征和其丰

富的文化内涵让《诗经》有了不同的美学效应。本章将浅析《诗经》里“桑”的

意象所带来的艺术价值。

（一）含蓄婉转

何谓含蓄美？李元洛在其《诗美学》中表示：“艺术的含蓄，就是将丰富深

广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内容，熔铸含蓄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作者不

笨拙地直接宣扬或解说自己的观点，而是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通过艺

术形象的欣赏，而得到思想感情的陶冶和美的享受。”（李元洛，1990：477）

简单来说，就是诗人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情感，而是将情感寄托于物象，借物象来

传达。如此一来，诗歌就会有韵味，给人带来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这就是意象

的运用所带来的含蓄婉转的美。这里的“含蓄”涵盖了两个方面，分别是意义上

的“隐”和情感上的“寄托”。

先儒对于《诗经》中的含蓄谈论得最多的是比兴句中的名物所蕴含的“微言

大义”（吕华亮，2010：147）。例如在《周南·关雎》中对雎鸠的解读为“鸟

挚而有别……后妃……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周南·螽斯》

中对螽斯的解读为“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曹风·鸤鸠》中对鸤鸠

的解读为“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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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德亦然”，这些解读都着重于挖掘名物中所蕴藏的道德意义。《诗经》中比

兴句里的名物许多都有着深层的含义，有些还与道德政治有关。例如《周南·麟

之趾》用“麟”来赞美公族之德、《鄘风·墙有茨》用墙上的蒺藜来影射宫中的

淫昏之行、《魏风·硕鼠》用田鼠来比喻贪得无厌的剥削者。若是在《诗经》中

提及玉饰，则象征着道德品行。《诗经》的含蓄美主要表现在名物的使用所造成

的诗意或者诗情的隐藏，从而使作品产生含蓄委婉、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所谓

的“含蓄”有着“隐”的意思。“隐”是古人擅长的语言技巧，既不直接表达出

自己的想法和情感，而是通过与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互相契合的物象含蓄婉转地表

达出来。古人使用隐语的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直说，有些是不敢直说；有些是

为了增加语言的吸引力，有些则是不便直说，例如涉及到男女情事或违背道德的

事，古人选择借用相关的名物婉转地表达其意。

吕华亮在《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中将“隐”分为两类，分别是“隐义”

型含蓄美和“隐情”型含蓄美（吕华亮，2010：148）。“隐义”型含蓄美即诗

人没有直接将诗的本义说出，而是将本义蕴藏在诗歌中的名物里；“隐情”型含

蓄美则是诗歌中看似单纯的描写一些名物，实际上这些名物蕴藏了作者的思想情

感或营造了与诗人情感互相契合的一种氛围。然而，在诗歌表达中，“情”和“义”

是不可分的，因为在名物表“义”的同时，实际上也蕴藏着诗人的情感。

《诗经》中的许多诗歌里，作者都不直接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而是以“桑”

来暗示其情感或为情感抒发营造氛围，从而带出含蓄婉转的效果。在《卫风·氓》

中，女子以“桑”自喻，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来暗喻自己年轻时的美貌和后来的容颜衰老，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容貌的改变和爱

情与婚姻从恩爱甜蜜到惨遭抛弃的悲剧。《小雅·白华》中“桑”的运用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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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氓·》相似，女主人公都是以“桑”自喻。在《小雅·白华》中，女主人公

以“樵彼桑薪，卬烘于煁”来暗指自身的美德不但没有得到丈夫的赏识，反而遭

受到不好的对待以及被抛弃的命运。女主人公以桑薪不得其用委婉的解释了自身

的悲惨命运。在《郑风·将仲子》中，女主人公表面上以“无逾我墙，无折我树

桑”阻止男子翻越她家的围墙，实际上是委婉地告知男子两人之间的感情还不能

跨越下一步。《秦风·黄鸟》是一首讽刺秦穆公的诗。由于人民不敢也不能直接

表达对秦穆公的不满，因此以“交交黄鸟，止于桑”来讽刺秦穆公。作者以“桑”

代“丧”，委婉地将对子车氏三子的悼念和对秦穆公的不满表达出来。

作者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等的运用让诗歌的内涵丰富且不会过于直白，“桑”

意象的运用也让诗歌产生了含蓄婉转的艺术效果。

（二）质朴清新

《诗经》向来以质朴之美为后人称道。《师友诗传录》中说道：“诗有正味

焉。太羹元酒，陶匏茧栗，诗‘三百篇’是也。”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也

说道：“‘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纯任天机，三

也。”（转引自吕华亮，2010：128）所谓的“太羹元酒，陶匏茧栗”和“纯任

天机”指的就是《诗经》中的质朴之美。

质朴是《诗经》从内容到形式所展现出来的整体艺术风格。从内容上看，《诗

经》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真实场景的描绘，再现了先民们平凡而生动的生活场景，

作品中也没有添加任何幻想或怪异的情景。从思想感情上看，《诗经》中所表达

的情感朴实而纯美，且不矫揉造作。从语言上看，《诗经》中的语言平实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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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构夸诞，但是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的运用却使《诗经》带有某种野性的质朴。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诗经》都是借助名物的叙述以达到质朴美的艺术效果。

《诗经》中大量的描写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名物表现出了其质朴清新的艺术价

值，当中“桑”也具备了这种艺术效果。《鄘风·定之方中》大量描写了日常所

见的建筑物和植物，如楚宫、楚室、榛栗、椅桐梓漆、琴瑟等等。当中自然也包

括了出现次数最多的“桑”，作者对这些常见景物和“桑”的描写让读者能够更

了解周代时期的情形。《魏风·十亩之间》是一首描写采桑女在劳动了一天后呼

伴同归的诗歌。诗歌中描述了采桑女在桑田里采桑的情景，诗歌中流露出欢乐的

气氛感染了读者，所描绘的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也为读者带来了质朴清新的感

觉。《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描绘了周代农民一年四季劳动的过程和生活

情况。作者对采桑女日常的采桑活动和一年四季劳动过程的叙述不仅表现出周代

人民质朴的生活，也让当时的情景生动起来，仿佛真实的展现在读者眼前。

《诗经》中所描写的名物多数为周代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诗人将其

原原本本的采纳并写进诗歌里，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和情感。在这些名物如“桑”

的作用下，《诗经》中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质朴清新的艺术效果。

（三）意境营造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在于意境，意境的讲究是古典诗歌中鲜明的民族特

色，也是古今评论家评判诗歌良莠的标准之一。若要论述植物意象的运用所营造

的意境之美和艺术价值，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意境。袁行霈曾在《中国诗歌艺术研

究》中说过：“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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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袁行霈，1996：23）。按照袁行霈的观点，意

境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情和境。情属虚，而境属实，情寓于境，境不仅是情的

物质载体，也是情的外在表现，只有情境交融，才能让作品更具有艺术魅力。

从形式方面来看，意境展现出一种“有意味”的画面，这种画面是诗人通过

对客观物象的描述完成的（吕华亮，2010：165）。诗人对外在物象的把握是意

境成功创造的主要原因，因为一旦产生某种感情，那种感情将会是不变的，但透

过何种物境将它艺术地再现出来则是灵活多变的。恰当的物境能让诗人充分地将

情感展现出来，增添情感的色彩。相反的，不恰当的物境因为没有与情感互相契

合，反而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可见客观物象（即名物）的选择与描绘对意境的创

造产生重大的影响。

《诗经》中许多诗歌都达到了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的统一，形成了“物我交

融”的意境。作为一部抒情歌集，无论是《国风》或是《大雅》《小雅》都充满

着浓浓的感情。在许多诗歌中，诗人情感的抒发往往都与名物的描写紧密相连，

或触物起情，或叙物言情，情与物互相汇合，以致达到了物中有情、情中有物的

境界。职是之故，可以说明后代诗人所追求的情物两谐的意境起源于《诗经》。

《诗经》中构成“有意味”画面的物象多数由自然名物如草木鸟兽等充当。

因此，名物影响着《诗经》意象的生成、风貌和特点等。《诗经》中意境的创造

方式可分为两种，分别是情随物生和择物寄情。情随物生即诗人在突遇某种物境

时触动了内心深处潜藏的某种情感，于是借助眼前物境的描写将这种情感表达出

来，而此物境也因此成为了情感的物质载体，化为充满情思的艺术境界。择物寄

情则是诗人心中有着某种强烈的情感想要抒发，于是将情感注入在恰当的客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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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通过对物境的描写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样一来，客观物境将蕴含着诗

人的主观情感，化为感人的意境。

《诗经》中的“桑”为诗歌营造了各种不同的意境。例如在《小雅·小弁》

中，作者因为思念家人，因此往往都“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只要在路上看见

桑梓都会想起父母。作者触景生情，那是因为古代家里的桑梓都是由父母所种，

导致他只要看见桑梓，就会想起家中的父母。《豳风·东山》中的“桑”也是如

此。作者身为一个出征已久的士兵，在返家的途中看见“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因而想起自己离开已久的家园。这两首诗歌的共同点在于作者皆是触景生情，因

此此为情随物生的例子。《鄘风·桑中》反复出现了“其我乎桑中”，那是因为

男子思念情人，所以男子借他们经常约会的场所——桑林来传达自己对情人的思

念。《小雅·隰桑》则反复出现了“隰桑有阿”，由于女主人公思念丈夫，因此

寄情于“桑”，并以“桑”来表达对丈夫的思念。这两首诗歌的共同点则在于作

者皆是寄情于“桑”，因此此为择物寄情的例子。

由此可见，作者主观的情感与客观物境的交融为诗歌增添了许多感情色彩。

“桑”意象的运用也为诗歌中意境的营造产生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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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笔者在为《诗经》中“桑”之意象做出分类的时候，面临了一些困难。笔者

在做出分类时，偶尔会遇到不晓得应该把“桑”归类为哪一个意象的情况发生。

那是因为通常一种名物不止会有一种象征意义，有时也会有多种象征意义，因此

在进行归类的时候难免会面对这种状况，然而，在使用文本细读法对诗歌进行分

析性的细读后，此状况得以解决。

在对《诗经》中“桑”的意象进行归纳后，笔者发现不论周代人民当时生活

在那一个地域，对于“桑”的意象和文化意蕴的解读是一致的。此现象在十五国

风中“桑”意象的归纳得以看出。无论是单纯的“桑”之意象或更深层的文化蕴

涵，十五国风是根据其意象和文化蕴涵进行分类的，而不是说某一个地域认为

“桑”的意象是 A，另一个地域却认为“桑”的意象是 B。

笔者认为，周代人民之所以经常把“桑”放入诗歌内，除了是因为“桑”与

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之外，也与他们所重视的方面有关。对于古人来说，他们不

像现代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也不像现代人能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轻易地得

到许多资讯，他们目光所及，就只有眼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植桑养蚕是当

时主要的农业产业，倘若桑树遭到病害，蚕就会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蚕死后就

无法吐丝制成丝绸，人类也会因此而无法拥有以丝绸制成的衣裳，经济状况也将

受到影响。由此可见，桑树若受到病害所带来的影响是一连串的。

不仅如此，《诗经》中“桑”的运用也反映了周代人民的生活与思考模式。

由于桑树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经济植物，因此他们相当珍惜桑树以及大自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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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一切。古代人的生活模式较为辛苦，很多时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得到

一些东西。就以桑蚕作为例子，若要得到一件丝织品，首先需要种植桑树，有了

桑树才能养蚕。待蚕吐丝后，需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最后的丝织品。古人对于得

来不易的物品会更加珍惜，很少会有东西坏了就丢掉的情况，通常都会选择对其

进行修补。相反的，现代人的生活模式过于舒适，许多东西都可以轻易地得到，

导致他们把所拥有的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更谈不上珍惜了。

总的来说，“桑”意象的运用为诗歌带来了不同的艺术价值，不仅增添了诗

歌的语言特色，也赋予诗歌更深层的内涵。



31

引用书目

一、古籍书目

1）程俊英，蒋见元（1999），《诗经注析》上下册（全二册），北京：中华书

局。

2）范晔（2007），《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3）孔子（1977），《论语会笺》（朱熹集注，竹天光鸿会笺），台北：广文书

局印行。

4）刘勰（2000），《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黄叔林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校注

拾遗），下册（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5）贾思勰（2006），《齐民要术译注》（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上海：古籍

出版社。

6）墨子等人撰（200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墨子、晏子春秋》，长春：吉

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李学勤主编（1999a），《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李学勤主编（1999b），《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郑玄注，贾公彦疏），

上册（全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9）李学勤主编（1999c），《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公羊寿传，何休

解诂，徐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2

10）李学勤主编（1999d），《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郑玄注，贾公彦疏），

上册（全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1）孟轲（1998），《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孟子》（赵岐等注），上册（全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

12）王充（2010），《论衡校注》（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13）左丘明（200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国语、元史纪事本末》，长春：吉

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现代书目

1）耿煊（1996），《诗经中的经济植物》，台湾：商务印书馆。

2）李元洛（1990），《诗美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3）陆文郁（1992），《诗草木今释》，台北：长安出版社。

4）吕华亮（2010），《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5）潘富俊（2003），《诗经植物图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6）孙克强（1997），《诗经与中国文化》，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7）孙作云（1966a），《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8）孙作云（2002b），《孙作云文集（第 2 卷）〈诗经〉研究》，开封：河南

大学出版社。

9）童庆炳主编（2006），《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0）王巍（2004），《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北京：商务印书馆。



33

11）闻一多（2011），《古典新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12）吴晟（2000），《中国意象诗探索》，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3）袁行霈（1996），《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周发祥（1997），《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

三、期刊论文

1）李超（2011），〈《诗经》中桑意象的原型分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

页 36-37。

2）李训予（2011），〈浅析《诗经》中的“桑”意象〉，《时代文学（下半月）》，

页 196-197。

3）陆冰（2012），〈《诗》之桑〉，《苏州科技学院院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29 卷第 2期，页 37-42。

4）马惠玲（2016），〈“桑”的语言文化意蕴阐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6 年第 56 卷第 6期，页 116-122。

5）孟芳芳（2013），〈《诗经》中桑之意象小探〉，《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页 104-107。

6）王青（2007），〈《诗经》植物意象的文化解读〉，《河海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9卷第 2期，页 59-62。

7）王晓玉（2014），〈国风中的“桑”意象以及其义涵〉，《丽水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36 卷第 4期，页 32-36。



34

8）杨灿（2014），〈古典诗歌中的蚕桑意象及其生态审美意蕴〉，《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8卷第 6期，页 116-119。

9）应霞（1991），〈桑树的药用价值〉，《浙江省农科院情报研究所》，页 35。

10）张虹（2010），〈《诗经》桑物象文化意蕴浅探〉，《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25 卷第 3期，页 46-69。

11）赵会莉（2014），〈《诗经》中桑意象的文化观照〉，《牡丹江教育学院学

报》，2014 年第 5期，页 1-2。

四、学位论文

1）邱美（2008），〈《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响〉，未出版硕士论文，苏

州大学，江苏。

2）李亚丹（2016），〈《诗经·国风》植物意象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陕

西理工学院，汉中。



35

附录

附录（一）：《鄘风·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附录（二）：《鄘风·桑中》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

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

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

淇之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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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卫风·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

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

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

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附录（四）：《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

言，亦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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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附录（六）：《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附录（七）：《魏风·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附录（八）：《唐风·鸨羽》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稷。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附录（九）：《秦风·车邻》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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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秦风·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

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

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钳虎。维此钳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

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附录（十一）：《曹风·鸤鸠》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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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二）：《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

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1。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

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

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

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

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

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40

附录（十三）：《豳风·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附录（十四）：《豳风·东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

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

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附录（十五）：《小雅·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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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六）：《小雅·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附录十七：《小雅·小弁》

弁彼鸒斯，归飞提提。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

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

疢如疾首。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 16，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

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

宁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

涕既陨之。

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

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

阅，遑恤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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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八：《小雅·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附录十九：《小雅·白华》

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念子懆懆，视我迈迈。

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疧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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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十：《大雅·皇矣》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

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

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

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

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

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

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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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十一）：《大雅·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

宁不我矜！

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

国步斯频！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

至今为梗。

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

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

载胥及溺。

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民有肃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

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

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

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谷。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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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86。

附录二十二：《鲁颂·泮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

从公于迈。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

匪怒伊教。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

屈此群丑。

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

自求伊祜。

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

在泮献囚。

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

在泮献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

淮夷卒获。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

大赂南金。


